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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眼是迎向晨曦初次綻放的花朵—幼兒教我的性別性 別 停 聽 看

沒唸幼稚園的女兒在家自學，每天

一邊翻故事書一邊畫畫。五歲那

年某一天，她居然得到天啟式地跟媽媽

說：「媽！故事裡頭，好人都長得比較

漂亮，壞人都長得比較醜。」哇！成人

眼裡已經看不見的國王新衣，這麼容

易就被一個五歲女孩指認出來了嗎？

幼兒的眼是迎向晨曦初次綻放的花朵，

他們肆無忌憚地張望，是對成人世界的

督察與檢視。這雙眼睛看見了童話故事

作者用二元對立的畫筆與文字所勾勒

出來的世界。為什麼天真嬌羞、肌膚白

晰、身材纖瘦者往往是美麗的好人（尤

其是女人）；而眼露心機、大膽無禮、

黑色神祕、身材肥胖者通常是醜陋的

壞人呢？

「哈哈哈！男生是國家的國王，女

生是男生的老婆。」放學後，就讀小一

的兒子放下書包，喜孜孜地衝著姐姐

掏出這麼一句話。媽媽在一旁聽著，

感受到七歲學童已有能力覺察生活日

常用語中不平等的性別意涵。用第一波

女性主義學者西蒙波娃的名言來翻譯，

這孩子說的是：「哈哈哈，妳們女生是

第二性，這種不公平的事情被合理化

了耶！」

在我們家發出性別問題往往是受

到鼓勵的。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女兒一點

不覺得兒子是在取笑她的性別，順著弟

弟的語尾，她接著說：「就是啊！為什

麼『師父』的意思是老師或教導的人，

『師母』的意思卻是師父的老婆？」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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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發現兩個孩子初具性別敏感度，來不

及竊喜，卻聽女兒再度舉出歷史故事

的例子：「還有還有，為什麼故事書裡

頭，師父的學生叫『徒弟』，沒叫『徒

妹』？」

「是啊，在文字的世界裡頭，確實

有些『怪事情』。」媽媽想起女兒最近

愛上《哆啦 A夢》漫畫，便說：「就

像《哆啦 A夢》作者常常讓大雄『不

小心』偷看到靜香在洗澡⋯⋯」聽到

靜香兩個字，女兒眼睛一亮，沒等媽

媽說完，兀自爬上書櫃前的梯子，一

口氣挑出五本《哆啦 A夢》，她喃喃地

接腔：「來來來，媽媽，妳來看！」女

兒邊翻邊說：「機率很高喔，靜香不常

出現，可是只要出現動不動就在洗澡，

有時候一集還洗兩次咧！」

原來，不用讀女性主義理論，小

一、小三的孩子已能在日常生活互動

中發現性別。包括：性別的自我表達、

人我關係、互動模式等等。他們用孩子

的語言向大人的世界提出他們敏覺到

的性別社會建構。儘管使用的是不一樣

的語言，但是他們提出的卻都是絕妙好

問題。關於：為什麼女性是附屬的？次

要的？是被擁有的？為什麼有的女性

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為什麼有的女性

總是受到忽略？總是被限制於家戶？

不能在公共領域共享社會資源？

幼兒生活世界裡的性別素材

幼兒從呱呱墜地開始耳濡目染大

人世界裡的性別觀，年紀稍長，卡通影

片動畫 DVD更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卡

通《我們這一家》裡頭，繪者用大大的

嘴厚厚的唇，以及不甚姣好的長形大

頭與沒脖子的樸拙身段、呈現出完全

不具魅力的「母親」形象，儘管如此，

這部片子卻能提供有心的大人重新思

考家庭成員究竟共同做了什麼使母親

（被）長成如此樣貌。影集中，不斷複

製傳統母職角色的畫面，也是值得討

論的性別教材。花媽、《哆啦 A夢》裡

大雄的媽媽、《蠟筆小新》的媽媽、《櫻

桃小丸子》的媽媽，這些女性角色除

了煮飯、洗衣、嘮叨不休，還是煮飯、

洗衣、嘮叨不休。那麼，卡通裡的男性

角色呢？小新爸爸在上班、小丸子的爸

爸在上班，那大雄爸爸呢？當然還是

在上班。有時候，這些男人是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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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多半是坐在沙發上等待吃晚餐。

都二十一世紀了，高畫質的液晶螢幕裡

顯示的依然是缺乏想像力的性別角色。

《美少女戰士》劇情中女女情人談

戀愛、女同志家庭的畫面，多多少少

能創造或滿足觀眾對多元性傾向與多

元家庭的想像，但是，美少女的身形

總是圍繞在上半身特別豐滿、下半身

特別修長的單一樣板，不僅如此，美

少女展現於外的性別氣質，不是頭髮

極為短俏的陽剛女子，就是髮長及腰

的陰柔女孩，這類作品依然未能掙脫

觀看女體與刻板化女性角色的牢籠。

迪士尼系列亦復如是。僵化的性別

氣質二元性使得米老鼠等男性角色千

篇一律被化約為熱愛競爭、願受挑戰、

淘氣帥氣、愛捉弄人的主動者與攻擊

者；而米妮等女性角色則少不了緊守

家戶、無知被動、天真浪漫，時常受

捉弄的被動者與受壓迫者。即便主角

是代父從軍的花木蘭，總也是唇紅齒

白、身材玲瓏有緻，從頭到尾凸顯著

備受注目的女體、犧牲奉獻的女德，

與賞心悅目的女容。哪怕主角是一隻

小小公獅子，他的身邊總會有一隻願

意依靠在雄壯臂膀上的母獅子，以便

上演有情人終成眷屬。從東方到西方，

從古代到現代，幸福的樣貌如出一轍，

步入婚姻、生兒育女，幸福快樂。當孩

子們看了許多類似的卡通、漫畫、故

事書、影集，而漸漸成為一個大人的

時候，他們對性別的理解不免要屈就

於刻板化與公式化的劇情。哪管女人

忘了我是誰，追求「美麗」、「賢淑」、

「犧牲」的準繩才是根本前提；哪怕男

人當過平民、野獸或青蛙，能蛻變成

集「錢」與「權」於一身的「王子」，

就是終極王道。

法國文學家修伯里的作品《小王

子》改編的同名動畫影集，是脫俗的

兒童文學作品。故事內容圍繞著小王

子與玫瑰的愛情關係。我深愛小王子

故事中充滿創意與哲思的情節，然而，

在文字與動畫作品中，作者以善嫉、脆

弱、無知、欲擒故縱、無法自我決定

等特質描繪「女主角」玫瑰，並以「我

對他有責任」來發展小王子對玫瑰的

包容與愛。在性別平等教育的理想中，

我們需要性別關係建立在更獨立自主、

能自我修正的自我表達，能相互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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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支持的情感與性別關係，但是，很

遺憾，而這些互為主體的關係並未出

現在小王子的劇情裡。

家，是孩子第一間翻轉教室

    我曾自豪孩子從小沒有機會養成看

電視的習慣與興趣，受媒體影響的層

面可能比一般孩子來得少些。然而，

女兒一歲十個月時，我的教學、服務

與研究工作壓力日增，且弟弟出生後，

我從一個孩子的母乳媽媽，躍升為兩個

孩子的母乳媽媽，大量勞心勞力身分

相交疊的處境，使我不得不把自己與

女兒的親子時光拱手讓度一些給格林

童話、安徒生童話及其相關的童話光

碟。兩三個月後，我完成了博士論文，

驀然回首，格林與安徒生童話強大的召

喚力量，已經讓母親無法只用過往的模

式與女兒相處。幾乎有一兩年的時間，

女兒用她的畫筆畫下無數張她熟捻於

心的故事情節。忙碌的母親穿梭於現實

人生幾年只如南柯一夢，甦醒時，只

見女兒筆下的招牌大頭妹的頭上增添

了公主皇冠；小人兒開始穿上高跟鞋；

過去多樣的性別衣

著裝扮也轉為長髮

配蕾絲邊長裙。更

令人迷惑的是，女

兒哭泣的樣貌居然

也可以從嚎啕大

哭，轉為嗚嗚咽咽

地輕聲抽泣。無可

諱言，幼兒向世界

學習的，是如此地

全然。望著故事書

裡頭受盡折磨默默

垂淚、令人心生憐

一百年後，睡美人變成一百一十八歲的老婆婆。王子看到公主，嚇了一跳。
但他們還是結婚了，王子也變老了。原來，睡美人睡了一百年，也做了一百
年的夢。醒來的時候，並沒有王子。因為王子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睡美人。
（徐希絜／圖，《一百年後的睡美人》，20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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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歲之間，畫筆是小孩所有的語言，
圖為拇指姑娘與火車。（徐希絜／圖）

四歲半左右的女兒一直一直畫個不停的，
正是這類灰姑娘、白雪公主、睡美人等等
以公主王子結婚為結局的傳統童話故事。
連穿衣服也要穿跳起舞來會裙擺飛揚的
「跳舞衣」或像新娘般的「新娘衣」。
（徐希絜／圖）

女兒筆下的招
牌大頭妹，頭
髮變長囉！
（徐希絜／圖）

五歲的小咕子自繪自編的第一本書，書名中「美
人」二字是她自學的成果，其他字塗鴉代替，母
親代寫於右下角。（徐希絜／圖，《睡美人碰到紡
紗針根本沒死》，20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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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灰姑娘」躍入眼簾，恍然間，

我只自覺是個失職的母親，旋思：博

論或工作壓力真有那麼了不起嗎？幾

本故事書，竟能導向如此巨大的轉變？

故事與多媒體趁虛而入，有時成為

家裡的不速之客；它們帶來的不是排

山倒海而來的海嘯土石流，對生活也沒

有即刻的影響，但那種滲透人心的把戲

卻酷似一種令人「愛上固著」的迷幻

藥。儘管如此，我知道自己並非一無所

有。大約在孩子分別三歲、五歲的時

候，我終於找到叫做「時間」的魔杖，

並決定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來。

在那樣的時刻，能把我從幽谷深淵拉把

起來的不是別的，而是我的性別意識與

滿腦袋鬼點子。生活依舊忙碌，但我

偏愛抓緊親子玩樂的時間，端出幾張

紙，陪著孩子摺好紙張，打上騎馬釘，

開始天花亂墜地跟孩子玩起翻轉故事

的遊戲。三、五歲的孩子哪個不是哲學

家呢？討論的時光總是豐富而充滿啟

發性的。沒有太久，女兒很快愛上改

編傳統童話故事的提問與遊戲。她說：

為什麼故事裡面的人都喜歡結婚？為

什麼結婚都會生小孩？為什麼後母都

是壞人？後爸壞嗎？為什麼蘋果沒洗

公主就吃掉？為什麼巫婆好多點子，

公主都很笨？為什麼睡了一百年公主

沒變成一百一十八歲？⋯⋯

「媽！故事裡頭，好人都長得比較

漂亮，壞人都長得比較醜。」這是女兒

五歲時對母親的開示；「哈哈哈！男生

是國家的國王，女生是男生的老婆。」

這是兒子七歲時對母親的棒喝。幼兒

受到較極少的汙染，他們吞吐性別理

論的肌理，毫不教條。這些浮光掠影

啟發著我，並使我醒覺：過去，我是

太過用力地活著了，總要時時勤拂拭，

才能勉力提昇自己的性別意識並困頓

地思考如何與主流霸權者對話；然而，

小孩子心靈乾淨，就是喜歡性別平等

呀，何處惹塵埃。

看來，大人們不用過於擔心孩子在

社會化的過程受到媒體或故事書的「污

染」，家，是孩子第一間翻轉教室。只

要初具性別敏感度，且願意將心中更公

平、合理的性別關係與孩子做一點對話

實踐，無論是父母，或是幼兒的師長，

每個人都有可能啟發幼兒，並受到幼

兒的啟發。y


